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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萍

你体会过真正饥饿的滋味吗？不
是偶尔因为繁忙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少
吃一顿饭的饥饿，而是那种将肠胃彻底
抽空，看到任何东西都想填到肚子里的
饥饿。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痛苦，更是永
远不知道下顿饭着落在哪里的恐慌，还
有为了一口饭卖儿卖女的绝望，人们通
常会用四个字形容此情景，饿殍遍野。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爷爷曾一遍遍
向我们讲述曾经的苦难，最后他总会
说：“这辈子能抱上莜麦口袋，那就是好
社会了！”因为我爷爷的讲述，也因为我
家世代都是农民，让我对粮食和土地存
有绝对的敬畏之心。而芝瑞镇的上头
地村就是爷爷口中能让人抱上“莜麦口
袋”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敬畏的“落子就
收”的黑金土地，其肥沃绝不逊色北大
荒、乌克兰的黑土地。

民国末年，有一个叫田老三的人逃
荒到上头地，正是春天青黄不接的时
候，而他所有的财富只有一帽头苦荞麦
籽儿。濒临绝境的田老三，苦思冥想，
也没办法让这一帽头子苦荞籽儿养活
自己一家人，他看看地上的黑油沙土，
于是一狠心将这一帽头种子撒在荒山
野地一个个地羊窝上的土堆里，就算是
种上了。

没人知道田老三是怎么熬过了那
个饥饿的春天，又是吃什么挨过了那个
夏天，等到秋天的时候，地羊窝上一簇
一簇茂密的苦荞麦迎着秋风晃动着，麦
杆上挂满了他救命的粮食。自此他凭
着一帽头子苦荞麦籽儿和精明的头脑，
开始聚敛财富，成为拥有上千亩土地的
地主。

上头地不仅有那位田老三的传奇
故事，更有英雄烈士的名字闪耀。解放
初期，克什克旗农区归属于当时经棚县
管辖，初建的人民政府将经棚县划分为
十个区，上头地村分属三区。1945年上
级把一位叫潘书声的干部派到三区任
区长，人们都习惯称呼他为潘区长。

潘区长来到三区之后，建立三区人
民政府，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清剿
土匪，让老百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因
为地理位置特殊等原因，上头地成为潘
区长和工作队经常活动的地方。然而
穷人要翻身，必然会触及地主的利益，
仅仅一年之后，部分黑恶地主勾结上千
名土匪，将潘书声及工作队围在距上头
地村约六华里的中头地村。为了保护
当地群众不受土匪报复劫掠，潘书声带
领战士与土匪整整激战一天，全部壮烈
牺牲，此次土匪围攻共产党工作队的事
件，被称为“中头地事件”。

此处的山水记下了年轻的潘区长
扬鞭打马，神彩飞扬的模样，浸染了他
鲜血的土地，自此有了英雄的名字。为
了纪念潘书声烈士，新中国成立后，将

三区命名为“书声公社”，便是现在已划
归土城子镇后，当地的人们依旧习惯称
呼自己为书声人。上头地村后山上的
革命烈士纪念碑，默默记述着英雄的事
迹，人们不会忘记“中头地事件”，更不
会忘记那些为了人们幸福生活而牺牲
的烈士。

当阴霾散去，所有的日子都将阳光
灿烂，如今烈士战斗的这片土地已然焕
发勃勃生机。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掀起
了打工潮，无数农村人涌进城里打工赚
钱，用更简单直接的方法积累财富，唯
有上头地村的人们却固执的坚守着自
己这片土地，即使外出打工，也会准时
春种秋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谁会舍
得扔下这么一片像黑金一样的土地。

没有离开土地，不代表着贫穷和落
后，抱着“莜麦口袋”躲过饥饿的人们，
如今又抱起“莜麦口袋”走上发家致富
的路。

虽然“落子就收”的传奇里，主角是
一帽头子苦荞麦籽儿，但上头地真正大
面积生长的却是莜麦。莜麦是一种粗
粮，加工成面粉可以不出麦麸，被称之
为莜面，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种最适合
干活人吃的粮食，莜面一定是当之无愧
的，因为它富含高蛋白和极其丰富的人
体所需营养，与荞面相比，是扛饿的首
选面食。

莜面的吃法林林总总加起来有几
十种，而最经典常见的莜面饭还是“打
苦力”，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只从字面
来理解，应该是指给出苦力的人们吃的
饭，那是一种极为简单却又考验人手艺
的饭食，一锅开水里倒进一盆莜面，然
后用筷子不停的搅拌，打成一个一个看
似不均匀，但个头又差不多的面蛋蛋，
腾熟了就点咸菜就能吃饱。一个壮小
伙儿一顿饭吃两大碗苦力，干一上午力
气活也不觉得饿，但如吃三碗米饭，就
会饿得的前心贴后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粗糙的莜
麦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得到了精细加
工的待遇，当人们认识到莜面的营养价
值后，它顿时身价倍增。克什克腾旗康
宏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就建在上头地
村西边，主要进行莜面加工。使用先进
的加工设备，配上精美的包装袋，“雪花
莜面”“全麦莜面”这些产品就被摆上赤
峰市各大超市的柜台，然后被端上了千
家万户的餐桌，而“上头地莜面”几个字
成了响当当的地域品牌标识。除了莜
面加工，上头地村还有一座燕麦加工
厂，使用的原料也是莜麦，仅2021年他
们加工的原粮就在五千吨左右，几乎把
上头地村村民的莜麦全部收购，远销全
国各地。肥沃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再
加上工厂的精细化加工，让上头地的莜
麦远近闻名，给老百姓“莜麦口袋”里装

满了金豆子。
上头地自上世纪末开始生态移民，

新地、下羊场、后厂等村搬迁后，人们的
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到今天东沟
组生态移民搬迁工程也全部竣工。从
最初归属书声公社，到1984年单独建乡
17年，到现在改为村，隶属于芝瑞镇政
府，虽经多次变革，但发展的脚步却从
未停下，如今红丰农牧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马铃薯种植已形成规模种植，食用菌
种植基地正在建设中。说起村子的发
展，四十多岁的村主任眼睛里闪出兴奋
的光芒，他说今年村里还计划再引进一
个工厂，扩大莜麦种植、加工规模，让老
百姓的腰包再鼓一些。

没有奇峰峻岭，没有如画的风景，
可是上头地村于我却极为特别，因为在
它还是上头地乡的时候，父亲在这里工
作，我十一岁时搬来，二十一岁时离开，
自此它便成了我的老家。

十年的生活，有我许多的美好的回
忆，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种树。
忘记了那是哪一年的春天，学校组织学
生到上头地村后山坡种树，第一年种，
第二年补苗，第三年继续补苗，记不得
补了多少年，但在我离开二十年后，再
回去时后山坡曾经那些弱不禁风的小
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而记忆里的荒
山，如今都已被郁郁葱葱的人造林覆
盖。在这里工作过的父亲说，上头地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植树造林，进
行小流域治理，这一治理便是三十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上头地村已近十
年没有发生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而整整齐齐的林网有效防止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植树造林，保护生态，这是
人们对养育自己这片土地最好的呵护。

高寒漫甸黑石滩，
一望无际赛平原，
万亩良田黑金地，
月月岁岁丰收年。
上头地就是一片踏踏实实的黑土

地，它长出来的是人们最需要的小麦、
莜麦和荞麦。曾经的传说，时代的变
迁，美好的未来，都不会忘记这片土地
的恩养。民以食为天，是千古不变的真
理。有了这片黑金土地，就不会有饿殍
遍野，抱紧了“莜麦口袋”在任何时候都
是好社会，上头地人世世代代都记得这
个理儿。

上头地村简介：上头地村位于芝瑞镇东
南部，海拔1560米，全村总面积15万亩，其
中草牧场8万亩，林地面积2.9万亩，耕地面
积3.6万亩。辖16个村民组，全村户籍人口
1199户2765人，常住人口466户1148人，
主导产业以种养业为主。2021人均纯收入
1、2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累计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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莜麦口袋黑金地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
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
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东晋陶渊
明《桃花源记》中的一段描写。或许，
在不久，这样的描写也适合经棚镇的
红星村。

红星村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紧邻
经棚城区。这里不但有乡土气息又多
出几分城镇意味。

红星村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到
2025年实现经济繁荣，环境优美，完善
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养老医疗体系，人
民富裕，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走在
全镇前列。目前，红星村着力推进产
业发展，力将红星村建设成为经济发
展的先行村，全镇乡村振兴建设先行
村，全镇宜居村；使人民幸福感不断增
强，红星村的村容村貌有更明显改
观。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全镇第
一，三年内达到县级前列。红星村目
标完成后，不就是现代版的桃花源
吗？一代又一代的人想要寻找的宜居
地不就是这样吗？

三月一个下雪的日子，我走访了
红星村。出镇区不远，国旗飘扬的地
方就是红星村村部。村部那二层楼彰
显出于别处的不同。原红星村书记陈
玉才详细的的向我讲述了这个村子的
发展史。

红星村，只看名字就知道具有的
时代特点。据说红星村最早叫新庙，
传说因为带庙字有迷信的色彩，就改
为红星。传说只是传说不足为信，但
那个时代，名字都喜欢加个“红”字是
真的。也因为这个“红”而努力奋斗是
真的。

人们常说，近水楼台先得月，红星
村农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就应了这句
话。地处城郊，交通便利。设施农业
很早就具有规模，人们很早就有成熟
的种植技术。说种植，就得从解放前
说起。那时候这里那些上等的土地被
用来种植罂粟。当别的乡村还过着食
不果腹的生活，这里因为种植的特殊
性而得以生存。对老一辈人说红星，
可能不知道，但如果说大烟地，老辈人
再熟悉不过。当然，这是民国时期。
在这里只是讲述这么一个进程。解放
后，当别的乡村还在靠天吃饭的时候，
这里的人们在农业学大寨时就开始了
打井。几年前，当别的乡村还重复着
传统农业种植的时候，这里的人已经

开始设施蔬菜的种植，当别的乡村还
在努力脱贫的时候，这里已经因为有
铁路线通过，部分人已经过上了富裕
生活。红星村这种紧跟时代步伐的节
奏是很多乡村不能比较的。

要了解红星村的过去，那么就有
一段历史，不得不提。那是一九七六
年的时候，因为种植业发展，粮食大丰
收。人均收入高达四百多元，也因为
人均收入高，生产队被奖励了一台解
放汽车。更辉煌的是，当时红星村的
书记宋希国被邀请参加全国科技大
会。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第一次科
技大会在北京召开，在有六千多人参
加的开幕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
院副总理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虽没
有亲身经历，却能够感受到宋书记当
时那激动的心情。这种经历足够可以
作为一生骄傲的资本。而这成绩给红
星村的历史添上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一九七九年后就开始机械化播
种。红星村对于这些土地可谓是物尽
其用了，水浇地有水浇地的种法，山地
有山地的种法，对于那些相对来说偏
远的山地，借鉴南方的经验打造成了
梯田。这些梯田不但保水，而且能使
用机械化种植。

红星村的人们接触新事物能力比
较强，随社会变迁改变旧有生活方式
也比较快。现任红星村党支部书记王
久飞与老书记陈玉才轮流讲述，说起
村里的特色产业如数家珍。

甜玉米喜欢吧？在经棚城区的大
街小巷经常看到有人推车叫卖，倪利
成立的克什克腾利好瑞家庭农场，就
种植甜玉米；蘑菇都吃过吧？沟门组
刘学杰成立的克什克腾旗铭菌香种植
专业合作社就种植食用菌。虽然说蘑
菇产业是克旗近些年新兴产业，但红
星村的种植却有模有样。下塔组有于
世涛成立的克什克腾于世涛家庭农
场，种植中草药；亢营子组亢亮成立的
克什克腾旗宇恒家庭牧场，发展牧业；
下坑子组有养殖大户陈永军，毕艳军，
刘庆东；广太河组的种植大户郭广福、

王儒成、邹金虎等种的蔬菜，一大早就
被送往经棚城区的各大菜市场，丰富
了城里人的菜篮子。不算这些有名大
户，散户种养植的也很多，两个人说的
兴高采烈。如果不是有人打断，还不
知道说出多少来。

打断说话的是小组里的人，来找
王久飞商量街道清理垃圾的事宜。天
气逐渐变暖，街道冬天冻的一些垃圾
要找地方处置。听着他们详细部署，
觉得人们对农村环境脏乱差的态度真
要改变了。所有这些，无不展示出红
星村独特之处，是先进的，是耀眼的。

除了现有项目，对于未来，红星村
也做出了具体规划。发展红星村农贸
市场产业振兴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红
星村沟门组，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
建设农贸市场1处及配套设施。项目
建成后，预计带动有劳动能力的脱贫
人口50人就业，预计人均增收2000元
以上。随着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
整,这几年中蒙药材可以说是一个非常
热门产业，各地纷纷发起了“种药热”，
这当然也落不下红星村。种植中草药
理所当然列入五年计划中。

未来的红星村定会建设成人们宜
居的网红村，未来的红星村在乡村振
兴中也必然闪闪发光。

看着雪后的红星村，想起杨万里
的诗句:“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
银山。”

红星村简介:红星村总面积8.7万亩，
耕地面积1.04万亩，其中水浇地面积3604
亩，旱地面积1819亩，坡地面积3209亩。
2021年小麦种植面积640亩，玉米种植面
积2100亩，马铃薯种植面积130亩。杂粮
杂豆种植面积375亩，油料种植面积430
亩，陆地蔬菜种植面积30亩，药材种植面积
615亩，人工种草植面积2560亩，天然草牧
场面积2.82万亩。日光温室51座，冷棚
145座。红星村下辖10个村民组，户籍人
口1114户2356人，常住人口668户1522
人，2021年人均纯收入13000元。村集体
经济收入以争占地补偿为主要来源累计达
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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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星 闪 闪

■红酒

这次乡村行，选择去同兴镇四义
号村，是因为我对这里有着一段特
殊的情感。毫不掩饰地说，这里是
我心中的伊甸园，虽没喝着这里的
水长大，但却听着这里的故事度过
了自己的少年时光……

高中时，同学加闺蜜的田儿是四
义号人，傍晚宿舍一熄灯，她就低沉
着嗓音开始了她的“四义号连播”。

野狍子是露脸的常客，只要在门
前的山上亮个相，拉一声长调，老爸
就提醒家人赶紧把晾在房檐上的干
野菜拿回屋里……

在齐膝深的草丛里采摘蕨菜，蛇
镰刀一样立直着身子随着人的脚步
移动……

下铺的小不点尖叫出声，尽管邻
铺的同学及时捂住了她的嘴，我们
舍还是因为熄灯后大声喧哗而被扣
了分。

四义号村成了我心中的向往，没
事儿时就想：朴素的天气预报，就那
么灵验？哪有那么大的林子，没有
大人领着就出不来？还有，哪有那
么 大 胆 的 蛇 ，敢 和 人 瞪 着 眼“ 叫
板”？当看到田儿咧着嘴后怕的表
情包，便也信了。

参加工作后，田儿常常怀念木石
匣河里青蛙的聒噪声，那声音和洒
满月光的大火炕总能让人温柔入
眠。

我第一次邂逅“听取蛙声一片”
的田园生活，是与田儿在四义号村
度过的。通宵达旦的蛙声是我俩唠
嗑的背景音乐，又是酣然入梦的催
眠曲。

第二次去四义号是克旗文联发
起的“逐梦同兴•发现之旅”的采风
活动。

“全国特色景观名镇”“全国美丽
宜居小镇”“全国重点镇”，三张“国”
字当头的名片，让我觉得这里的美
是倾国倾城的。

这次来到四义号村与前两次季
节不同。青山环抱处的山湾儿被纤
尘不染的白雪覆盖，偶有禅音飘渺
而出，瞬时融进空旷悠远的蓝天。
这里的太阳才是真正的冬日暖阳。
山冈上一群狍子穿过沟壑，消失在
山的那边。山水之间有禅意。我的
心里油然升腾起朝圣的念头，天地
人合一，天籁般肃穆圣洁，无欲般宁

静淡泊。
绕着野炊部落的人工湖缓步而

行，木屋、凉亭、栈道在白雪掩映下
自成一幅水墨丹青图。皑皑白雪
里，有两趟明显的脚印，一趟儿是人
的，一趟儿是狼的。

此行，我才知道四义号村的美不
仅仅是外在的，而是悠久的历史文
化和优美的自然资源相融合所产生
的双重气蕴美。

四义号村坐落在同兴镇西部，黄
岗梁林场、十三道湾让这个集农牧
业与旅游一体的自然村再也不是独
乐乐的锁居田园，而是众乐乐的桃
花源。

木石匣河曲曲折折穿过全村。
自古有水源的地方就会有人类繁衍
生息。清朝早期，此地山高林密，人
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宁静恬
淡的田园生活，后有旅蒙商人慧眼
识珠，在此兴建商铺，取名“四义
号”，并以“信义、道义、诚义、情义”
为经商宗旨和处事传家之信条，“四
义号村”便因此而来。

当历史的积淀与原生态的美碰
撞出火花，一切事物都鲜活靓丽起
来。

四义号村是原木希嘎乡的中地
村和四义号村的“华丽转身”，本为
老字号的商铺店面，现在已升级成
14 个村民组的合集。 由“四义”精
神延伸出的“崇德、向善、诚信、勤
俭”的做人立世之本被津津乐道和
发扬光大。

“信”字当头，衍生出“崇德”。
1945年5月，河北小伙马世强参加了
木石匣区小队，后升任组织干事。
原始的红色基因和原生态的绿色血
脉融合，便产生了勇往直前的正义
较量。1948年9月，马志强到牛营子
组开展土改工作,在鲍家大院遭遇任
四斜为首的土匪袭击,不幸牺牲,内
心的信仰铸就了英雄本色。

“道”法自然，取于“向善”之根。
十三道湾是黄岗梁第四季冰川的杰
作，因其蜿蜒曲折成十三道湾谷而
得名。“木希嘎”汉译为弯弯曲曲的
河，所以这里最早称之为十三道河
子，它是四义号村最迷人的风景区。

得道，来自于山水亦寄情于山
水。十三道湾山水相依，山因水而
秀，水伴山而灵。最初只一条沟谷
曲径连接大山内外，老牛车吱吱呀
呀穿林绕石，需半个上午才能通过
整个峡谷。彼时林密、人疏，老牛车
上的长者“呔！驾！”的催赶之声和
山谷遥相呼应，“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时不时惊起飞鸟扑簌簌一
波接一波遁去远方。黄羊、麋鹿、狍
子像顽皮的孩子和过往路人捉迷
藏，乍隐还现。人、牛、车、野生动物
为这幅巨型山水画添上了灵动的一
笔。这便是十三道湾最初的人间烟
火。

木石匣河穿越整个峡谷，因有随
处汩汩冒出的泉水补给，清冽充沛，
奔涌不息。河水成就了十三道湾的
茂林、芳草，茂林、芳草又涵养了水
源。

垂钓园是木石匣河的恩赐，这里
是安放浮心的净水。长竿入水，鸟
儿啾啼，蓝天白云，倒映水中，山水
人生，铅华荡尽，“神马都是浮云”。

水上漂流，是木石匣河赋予十三
道湾的人文杰作。它缓解了城市工
作、生活的快节奏，近身山水感受两
岸狍声啼不住，轻筏已过几重湾的
境界，当是惬意人生。

如果说草原风光的美是男人式
的、豪放的，那么十三道湾的美则是
淑女型的、含蓄的。林密谷幽，峰回
路转，花繁草盛，让游客心心念念。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现代人不
再艳羡的梦想。十三道湾也终是不
负君来不负卿，去一次迷恋一次，去
两次迷醉两次……

如今，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拉动
了旅游业的直线上升。旅游热已经
温暖了这道峡谷里的栈道、亭榭、垂
钓台、野炊部落……无边绿翠凭羊
牧，一马飞歌醉碧宵。十三道湾渐
浓的人文气息和自然生态，让自然
的本真任性流淌。

“诚义”为本，释义出“诚信”之
源，迸发出“情义”之诚。旅游的兴
起，次生出依山傍水的农家院。四
义号村毛胡沁组在十三道湾的尽
头，几处农家院集餐饮、住宿于一
身，铁锅炖大鹅、猪肉炒山蘑、小笨
鸡炖蕨菜、凉拌山莴苣……体验的
不仅是地道的农家风味，还有农家
人的纯朴与热诚。

新客的突然造访，农家院的大娘
完全没有陌生感，手端着喷儿香的
牛排，憨憨地说：“你姐，刚出锅的牛
排，不嫌弃就跟我们一起吃吧。”“明
年五一来，坐在热炕头上看杜鹃花
喝酒吃肉，美着呢。”像阔别的故友，
实心老意的暖心话蕴含着诚义、情
义。

心灵归处即家乡，四义号村，每
一次来，都会给我家的温暖和故知
般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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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和永镇广义村位于白岔川中
下游，白岔川岩画享誉海内外，有百
里画廊之称。广义村当然也在画廊
之中，境内有两处岩画。岩画，顾名
思义，古人在岩洞里、岩石上造就的
石刻画面，也称无字天书。

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人类祖先
以石器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
方法石刻，来描写、记录他们的生产
方式和生活内容。它是人类社会早
期的文化艺术现象，是人类先民们给
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和历史遗
迹。岩画刻画记录了人类的童年。
岩画的古老绝非人们的简单想象，它
经历过几千年风云变幻，风韵犹存。
它所讲述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初期
缩影，我们今人倾听的是时空变换的
声音。先人往事，历久弥新，岩画造
就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传
奇。

广义境内有两幅彩绘岩画：一幅
是裕顺广村民组西200米处，白岔河
西岸白大将军像，画面 5.28 平方米。
此非白大将军一人像，也非十几个随
从的画像，而是一副绚丽多姿的上古
时代艺术作品画图，人物形象逼真，
栩栩如生。

另一幅是广义村民组砬子根岩
画，是一幅鹿影图。岩画上群鹿形态
各异：或自信地站立，或毫无顾忌地
狂奔，或警惕地视听。画面构图精

巧，活灵活现，大有召之即来挥之即
去，“天鹿行空”，独往独来之势。

白岔川岩画是 20 万平方公里内
的红山文化区域内十分罕见的历史
遗迹，是辽西文化中心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使得学者云集研究它的史学
研究价值，解读远古传来的呼唤。

广义村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地处
白岔川中下游的拐弯处，这里山高林
密，大山峻拔孤秀，古松斜挂，岭上遍
开映山红。山下林木衔环，迂回往
复。村庄在大山的怀抱里，所以，无
霜期长，对农作物生长非常有利。广
义村白岔河两岸耕地7500亩，其中水
浇地6500亩，全部用低灌与白岔河水
浇灌。其中 4962 亩已建成高标准农
田。粮食作物以高产的玉米为主，全
年粮食总产量稳定在900万斤。

过去广义村有一个村民组叫朝
代沟，只因地处山区，偏僻、荒凉、落
后所有土地全在陡山坡上。不要说
山沟进不了汽车，就是摩托车、自行
车也走不了。土房盖在山根，看太阳
都得挑时间。不但靠天吃饭，人畜饮
水都是困难。粮食作物只能种植生
长期短的庄稼。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想要脱贫致富，简直是一件比捉鬼还
难的事。习总书记讲，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路上不能掉队一个人。于是，上
级政府将这个村民组搬迁至移民新
村，村民们住进了楼房。政府还给他
们建了蔬菜大棚，他们每年除了种好
自己的大棚外，空闲时间还出去打工
或就近打工，人均收入超万元。昔日
穷山沟里的穷人们，一下子过上了城
市化的新生活。

过去朝代沟只因偏僻，公安去不
了，法院管不着，赌徒却看中了这个
地方。一入冬，这些人便聚在一起赌
钱。

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很多
年前的一个冬天，赌场开得热火朝
天。一个外乡老头，赶着毛驴车拉了
一车毡帽头叫卖，住在了朝代沟。这
些人便和老头赌起了钱，时间不长，
老头一车毡帽头连同毛驴和驴车，全
输给了这些人。老头哭的鼻子大长，
红肿着眼睛跑到乡政府告状。乡领
导立即派人到朝代沟，要回来老头的
帽头和驴车，相关人都受到应有的处
罚。事后这件事传为笑话：老头在朝
代沟输了车马帽子。

还应该讲一个关乎民生的笑话：
在那粮食加工机械化还是梦想的时
代，家家养毛驴拉碾子。朝代沟有一
个爱驴的独身老头，他养了一头黑色
的小毛驴，不论出远门，还是上山下
田，他都要骑毛驴。他害怕小偷把他

那头心爱的毛驴偷去，便在窗户外盘
了驴槽，睡觉时把驴缰绳从窗子眼伸
进屋，拴在自己的胳膊腕上。一天早
晨，老头睡醒了，腕上的驴缰绳一宿
没动，他微微一笑。解开驴缰绳，下
地出屋一看，老头张嘴就哭。原来，
偷驴的人割断缰绳拴在柱子上，牵走
了驴。

这个偏僻地方所发生的滑稽事，
能编出八百集喜剧来。

广义村不光是大作土地文章，他
们在荒山治理方面同样下了很大功
夫。全村荒山面积7万亩，全都由村
民们承包治理，人工造林4000亩，都
已成材。全村有公益林52万亩，其中
承包 1000 亩以上的村民 20 户，管护
治理最好的大户有：

广义村民组村民甄玉林承包榆
木图沟荒山1000亩，山上自然林实行
封护，山坡栽植了山杏树、落叶松、杨
树等，通过二十年的治理，如今山杏
树挂果，松树成林，河沟两侧自然榆
树长势喜人，根深叶茂有效地防止了
水土流失。

早春时节，春日暖阳，阳光以自
信的步伐光顾北方大地，鸟儿在枝头
叫醒花朵，满山杏花绽放着阳光，满
山的香气沁人心脾，喜悦的心情，足
以替代心中的忐忑和杂念。

砬根儿村民组村民高敬枝承包
了博洛沟1000亩荒山，通过几十年的
封护治理，自然林桦树、榆树、小灌樵
禾苍葱浓郁；落叶松浓荫蔽日，万木
衔环；大杨树成材，枝头喜鹊安了家；
大山成了野生动物的乐园：狍子结
对、兔子成群、野山鸡遍地。山泉自
溢，汇成小河流向山外，哺育着山里
的族群。

裕顺广村民张明成承包了磨河
沟1000亩荒山，经过几十年的治理、
封护，荒山变绿山，收到很好的效益。

广义村一直坚持封山育林、牲畜
舍饲圈养。这一新的风尚，正在成为
一种习惯、一种模式、一种制度，人们
自觉执行。昔日秃山光岭带给人们
的灾难，早已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噩
梦，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这记忆潜
藏着一部社会发展史。

今天的绿水青山，留给后代儿孙
的是美的享受。新农民，新气象，在
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必将饱蘸浓墨书
写更多、更美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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